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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品藻》里记载了这

么一则故事：桓温年轻时和殷浩齐

名，心里头总想跟对方分出高下。

有一天他忍不住问殷浩：“你跟我

比，怎么样呢？”殷浩回答得云淡风

轻：“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意思

是说，我和自己打交道已经很久

了，还是觉得做自己最好。这话说

得既谦逊又自信，不卑不亢，把桓

温的问题轻轻松松就给化解了。千

百年后再读这几个字，依然觉得很

有味道，它触及了一个我们每个人

都绕不开的话题——认识自己，接

纳自己，安顿自己。

说来也怪，人这一辈子，花在了

解别人、评判别人上的时间，往往比

花在自己身上的多得多。我们总爱盯

着别人的生活，羡慕别人的风光，拿

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的短长。比来比

去，心态就失衡了，烦恼也就跟着来

了。唐初诗僧王梵志有首打油诗说得

直白又透彻：“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

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骑驴

的比不上骑马的，可回头一看，还有

挑柴赶路的呢。这么一比，心里就平

衡多了。诗里头讲的虽是寻常场景，

道理却不浅——人要想活得舒坦，得

学会知足，得学会在自己的位置上找

到安顿自己的理由。

可是知足说来容易，做起来却

难。为什么呢？因为人心总是向外

攀缘的，眼睛总盯着别人有的、自

己没有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半

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要论不如

意，他比谁都有资格抱怨。可偏偏

就是这个人，在黄州写下了《猪肉

颂》，在惠州爱上了荔枝，在儋州还

能和学生谈诗论道。他有一首《洗

儿诗》写得有趣：“人皆养子望聪

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

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是自

嘲，实则看透世道，在命运坎坷中

放下向外强求，守住自我心境，聪

明也好，愚钝也罢，顺遂也好，坎坷

也罢，关键是能不能和自己和解，

能不能在困顿中找到自己的活法。

这就说到“宁作我”的另一个

层次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古

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还

没个短板呢？可偏偏有些人总盯着

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较劲，

活得又累又拧巴。《世说新语》里还

有一个故事，说支道林喜欢养鹤，

有人送了他一对幼鹤。没过多久，

幼鹤翅膀长成了，想要飞走。支道

林心里舍不得，就剪了它们的翅

膀。鹤再也飞不起来了，垂头丧气

地看着自己的翅膀。支道林见了，

心里很难过，说：“既然有直冲云霄

的资质，又怎么肯给人做玩物呢？”

于是精心喂养，等翅膀重新长好，

就放它们飞走了。这个故事说的是

爱惜生灵，其实也暗含着另一层意

思——万物各有其性，人也一样。

强行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只会让

自己痛苦。与其这样，不如认清自

己的禀赋，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定居洛

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随富随贫

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他这一

辈子，当过高官，也遭过贬谪，得意

过，也落魄过。到了晚年，他把这些

都看淡了，该吃吃，该喝喝，冬天晒

晒太阳，夏天喝喝茶，活得自在从

容。他在《不出门》里还写道：“自静

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这

话说得实在——少些外求，多些内

省，心静下来了，精神也就足了。这

不就是“宁作我”的境界么？不再跟

别人比，也不再跟自己较劲，安安

心心地过自己的日子。

话又说回来，认识自己、接纳

自己，并不等于躺平，更不是不求

上进。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你看，圣人这一辈

子，也一直在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到了七十岁才真正做到“从心所

欲”。认识自己是一个过程，是一辈

子的事。就像殷浩说的“我与我周

旋久”，跟自己打交道，哪有到头的

时候呢？

前阵子读到一个故事，感触很

深。明代有位学者叫罗洪先，为人

耿直，学问也好。有一次他乘船过

江，船夫问他：“你天天读圣贤书，

到底读出了什么？”罗洪先一时答

不上来。船夫笑着说：“我虽然不识

字，可我知道，天晴了船就好走，下

雨了就不好走，风来了要收帆，风

过了再扬帆。这就是我读出来的道

理。”罗洪先听了，恍然大悟。是啊，

道理不在书里，在生活里。认识自

己也不是靠空想，而是在实实在在

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明白自己是

谁，想要什么，能做什么。

窗外起风了，梧桐叶沙沙地

响。我想起陶渊明的一句诗来：“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悠

然，不是逃避，是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之后的从容。人这一辈子，说到

底，不就是找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安顿好自己的身心么？ 文/项 伟

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中，既有

诗酒相和，也有世事浮沉，其中与

友人的交往自然不会少。

李白的“朋友圈”里，最具传奇

色彩的当数“梁宋三友”之邂逅。天

宝三载（744 年），被“赐金放还”的

李白离开大唐政治中心——长安

城，与杜甫、高适相遇。三人的相聚

自然少不了一番风雅之事。那时的

李白早已名满天下，杜甫诗名不

盛，高适仍落魄无成。三人虽然身

份悬殊，却一见如故。这段雅会留

下李白的《梁园吟》、高适的《宋中

别周梁李三子》等诗作，皆为当时

写照。高适在诗中盛赞李白“李侯

怀英雄，肮脏乃天资”，尽显仰慕之

情。然而安史之乱后，他们命运殊

途：李白误入永王李璘叛军阵营，

高适则成为镇压叛军的淮南节度

使，昔日好友变为敌对阵营。身陷

浔阳狱中的李白写下《送张秀才谒

高中丞》求援，高适却选择沉默，两

人的友情也便终结。

一首《将进酒》，记录了李白的

两个灵魂契合的挚友。诗中的“岑

夫子”即岑勋，出身权贵世家，却淡

泊名利、隐居山中。与之情趣相近

的李白对他敬重有加，在《送岑征

君归鸣皋山》中以谢安比之，称其

“雅望归安石”。在《酬岑勋见寻就

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中，李

白直言“我情既不浅，君意方亦

深”，道出“相知两相得，一顾轻千

金”的坦荡。这份友情无关仕途浮

沉，只关乎“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

醉”的尽兴与“与君论素心”的赤

诚。元丹丘是李白的另一个至交，

是其重要的精神侣伴。两人常一同

求仙问道、对酒当歌，李白曾多次

在诗中追忆与他同游的时光。

李白的“朋友圈”既有权贵名

流，也有山野村夫。“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绝唱，

记录了他与泾县士人汪伦的真挚

情谊。汪伦算得上是李白的狂热粉

丝，为能把李白请到泾县，整出了

子虚乌有的“十里桃花”“万家酒

店”，迷恋山水和美酒的李白果然

“上当”。

在仕途中，李白曾与贺知章相

交甚笃，这位“四明狂客”初见李白

便赞其为“谪仙人”，成为李白仕途

的重要推手。《新唐书》还记载，郭

子仪早年曾得到李白的帮助，后来

李白因永王案获罪，郭子仪甘愿以

官爵为其担保，这份知恩图报的情

谊，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更显珍

贵。

这些有据可查的交往，让“诗

仙”的形象褪去传奇的光环，多了

几分人间烟火气。

（据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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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朋友圈”


